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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安徽省六安市“六”字究竟读 lù，还是读 liù，近些年来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古音
的遗留，代表古地名“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跟数字“六”读音和意义不同; 有人认为这个读音
是当地方言一直传承下来的读音，地名读音应该名从主人。要讨论这些问题，需要分析“六”
字历史音韵和方言读音，以及普通话相关语音演变规律。

2． “六”字音韵地位与方言读音

汉代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
于英、六，或在许。”根据《史记》这个记载，“六”属于皋陶后人的封地，历史十分悠久。《春秋
·文公五年》:“秋，楚人灭六。”《左传·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
师灭六。”《春秋》经及左氏传均为先秦文献，比《史记》更早，已出现古地名“六”的记载。《史
记·五宗世家》:“胶东康王寄，……寄有长子者名贤，……少子名庆，……以贤为胶东王奉康
王嗣，而封庆于故衡山地，为六安王。……六安王庆，以元狩二年用胶东康王子为六安王。”这
个记载说的是汉代第一位六安王刘庆，也就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弟胶东王刘寄的小儿子，在

元狩二年( 公元前 121年) 以胶东王之子的身份被封为六安王。2006年六安双墩汉墓发掘，经
考证，墓主为西汉六安国第一代诸侯王共王( 即恭王) 刘庆，当年成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不过，尽管古代历史文献有关“六”地或“六安”的记载非常悠久，但是并未发现有“六”字特殊
读音的记载或注解，各种注疏、集解以及《经典释文》在内的注解字词的古书中并没有“六”字
读音特殊的记录，无特殊注音，意味着读如字，也就是按照古代普通的字音去读这个字。
“六”字在现存的古代早期字书、韵书如《切韵》、《玉篇》、《广韵》、《集韵》、《说文》大徐本
等，所注的反切都是力竹切，符合中古音通摄合口三等入声韵的音韵地位，意义表示数字六，也

可用于表示地名。同属通摄合口三等入声字的常见字还有“陆绿录”等，这些字在古音属同音
或近音字。历史韵书或字书的记载均说明“六”字属入声字，早期文献没有“六”字读去声，比
如读如“路露”等去声字读音的记录。认为“六”字自古就是特殊读音，自古就读去声的说法是
没有依据的。
有人认为地名中“六”字特殊读音是当地方言历史传承下来的读音，此说不确。安徽六安

话是江淮官话方言，“六”字在当地方言保留入声读法，读［lu］音，这种读音完全符合古代韵
书中力竹切这个反切读音。而且，在当地方言中，无论是地名中的“六”，还是数字“六”读音都
读入声读音，跟入声字“陆绿录”等字读音相同，而跟去声字“路露”等字并不同音。当地方言
地名和数字中的“六”字读音相同，都读［lu］音，地名读音并不比数字读音更特殊，这个非常
重要的语音现象往往被人忽略，只是一味强调地名读音的所谓“特殊性”，而不强调数字“六”
读音同样具有这个“特殊性”。六安方言“六月份、六十岁、正月初六、三山六水一分田”等词语
或俗语中表示数字的“六”字跟地名中“六”字读音一样，也跟“陆绿录”等入声字同音，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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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音。无论是地名，还是数字，“六”字在方言中都读入声，而不读去声。因此，说普通话地
名应该名从主人，按照当地方言念去声 lù 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当地方言并没有这种读音。
说地名“六”字跟数字“六”字在方言里面有不同读音，也是不符合方言事实的，在当地方言中
两者同音。①
六安方言地名和数字中的“六”字都读入声［lu］这个音，这个现象符合六安方言古今读

音演变规律，但是这个入声读音毕竟是方言读音，就像不能按照方言里的入声读音［lu］去要
求普通话的数字也要读［lu］一样，地名中的“六”字方言读［lu］音，普通话也同样没有理由
一定要按照方言读音去读入声［lu］音，普通话入声已经消失，入派三声，有自身的语音演变规
律，其读音音值以及异读的取舍要按照普通话的语音演变规律来处理。

3． 普通话“六”字语音演变规律

“六”字在历史上并没有特殊读音的记载，在方言中读入声也完全符合古代韵书所收反切
力竹切的音韵地位，读音均无特殊之处。那么，普通话“六”字曾经有 lù 和 liù 两个读音，是不
是特殊读音呢? 为什么地名“六安、六合”等在普通话字典、词典里曾有过 lù 的注音? 现在新
版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什么又删除了 lù 音? 这需要分析普通话入声古今演变
规律，特别是“六”这个通摄合口三等入声字所体现出来的特殊演变规律。
历史文献记载和当地方言的语音事实都说明“六”字古今都读入声，符合古入声的古今语

音演变规律，而普通话也不例外。普通话“六”字存在 lù和 liù两个读音，正是入声演变规律的
具体体现。从韵母上看，u为鱼模韵，iou为尤侯韵，完全符合《中原音韵》通摄入声分别读鱼模
韵和尤侯韵的规律; 从声调上看，均读去声，完全符合普通话次浊入声归去声的规律。这正说
明普通话“六”的两个读音都是来源于古入声，而不是来源于古去声，更不是什么自古有之的
特殊读音。
近代官话读音的代表韵书《中原音韵》记载，中古通摄合口三等入声字到了近代有两类读

音，一类读入鱼模韵，一类读入尤侯韵。普通话继承了这个语音规律，读入鱼模韵的是文读音，
读入尤侯韵的是白读音。比如“熟”字，文读音读鱼模韵 shú，白读音读尤侯韵 shóu。有的字如
“竹”只有文读音 zhú，有的字如“粥”只有白读音 zhōu。同为通摄三等入声字，“绿”字文读音
是 lù( 如“绿林、鸭绿江”) ，而白读音是 lǜ; 更进一步，同为通摄三等入声字，而且是同一个反切
“力竹切”，普通话“陆”字只有文读音 lù，没有白读层的读音; 而“六”字有过文白异读，文读
lù，白读 liù。

通摄入声字 粥 竹 陆 熟 绿 六

鱼模韵 zhú lù shú lǜ lù lù

尤侯韵 zhōu shóu liù

这说明，不能因为古代是同音字，今读音就一定有完全相同的读音。不能因为“六”字古
代跟“陆”同音，或者方言中“六陆”同音，就认定普通话今读音这两个字读音也完全相同。这
需要考虑普通话入声古今音对应规律，普通话入声消失，入派三声，次浊入声字归去声，同一个

·105·2016年第 4期

① 六安新派方言“六”字跟尤侯韵去声字“遛溜”等字读音相同，比如 2016 年中的数字读音就是如此，
不过，在新派读音中，地名和数字同时存在这种读音，并不是仅仅数字才有这种新的读音。



音韵地位的字，有的字归鱼模韵，有的归尤侯韵，而有的字则两个韵并存，形成文白异读。
“陆”字在普通话里舒化后只有文读音 lù，没有白读音 liù( 表示大写的“六”属借用字，另当别
论) ，而“六”字入声舒化后存在过文白异读，文读音在早期曾经广泛使用，只是到了今天，普通
话的这个文读音已经消失，不再使用。这一点，有很多确切的文献资料上记载。
“六”字具有异读在《中州全韵》里有记载，六，离又切，又叶鱼模去声。150 年前记录北京
话读音的《语言自迩集》收录“六”字有 lu4 和 liu4 两个读音，这两个读音都可以用来表示数字

六，说明当时数字“六”字本身就具有文白异读。王璞 1921 年出版的《国音京音对照表》中记
载“六”字国音是 lu入声，京音是 liou去声。1936 年出版的《国语辞典》明确收录“六”字读书
音是去声 luh，口语音是去声 liow，分别相当于今天的 lù和 liù两个读音。《新华字典》和《现代
汉语词典》原先也都收有“六”字两个读音，一个是 liù，表示数字; 另一个是 lù，专用于地名“六
安、六合”。新版一律取消了专用于地名的读音 lù。

入声 鱼模去声( 文读) 尤侯去声( 白读)

《中州全韵》 叶鱼模韵去声 离又切

《语言自迩集》 lu4 liu4

《国音京音对照表》 lu入声 liou去声

《国语辞典》( 1936) luh去声 liow去声

《新华字典》( 旧) lù地名 liù数字

《现代汉语词典》( 4版以前) lù地名 liù数字

《新华字典》( 11版) liù

《现代汉语词典》( 5版、6版) liù

4． 普通话“六”字文白异读音的此消彼长

1936年初版直到 1947年重版的《国语辞典》明确“六”字分读书音 luh 去声和口语音 liow
去声。收录的常见词见下表:

读书音 luh去声 口语音 liow去声

六脉、六府( 金、木、水、火、土、谷) 、六大( 地、
火、水、风、空、识) 、六韬、六龙( 天子车驾六
马) 、六官( 天、地、春、夏、秋、冬) 、六合( 上下四
方; 江苏县名) 、六卿、六顺( 云南县名) 、六安
( 安徽县名) 、六位( 君、亲、父、子、夫、妇) 等。

六部( 吏、户、礼、兵、刑、工) 、六婆( 牙、媒、师、虔、药、
稳) 、六腑、六道( 天、人、阿修罗、鬼、畜生、地狱) 、六吕、
六律、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六谷、六宫、六甲、六
经、六亲、六趣、六指儿、六朝、六畜、六时、六识、六书、六
神无主、六艺、六欲、六月飞霜等。

从上列的文白读所涉及的常用词可见，所涉及的三个地名六安、六合、六顺都是用文读音
luh，不用白读音。但是，这个并不能说明文读音只是用来表示地名，白读音只是用来表示数字
的。因为白读音固然都是用来表示数字的，而文读音除了用来表示地名之外，还有很多词如六
脉、六府、六大、六韬、六龙、六官、六卿、六位等非地名词，也用文读音，所表示的具体含义是数
字六。这说明，早先“六”字无论是用于地名，还是表示数字六，都存在文读音 lù。一些地名中
的“六”也是源于数字“六”，如江苏地名六合源于六合山，六合山有六峰环合( 寒山峰、邓子峰、
石人峰、芙蓉峰、妙高峰、双鸡峰) ，六合地名由此得名，读的也是文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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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国语词典》简本出版，所收词目较原《国语辞典》减少，保留在“六”字文读音 lù下
的词语只有“六府、六龙、六合、六安”这几个词。后来《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词典
所收的“六”字文读音词除了地名“六安、六合”外，不再有普通的语词，换句话说，“六”字的文
读音用法在普通话的一般语词中已经消失了，“六脉、六府、六大”等词中的“六”字已经早已不
再读作 lù音。地名“六安、六合”中的“六”字的文读音 lù则一直保留，从上世纪中叶直到新世
纪初才逐渐开始从新版的字典、词典中消失。一方面，这是因为地名读音的审音从上世纪中叶
之后就再也未能重新启动，1985年出版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也基本上不涉及地名审音，
出版物中涉及地名读音一般相对保守，仍然使用半个世纪前的审音成果; 另一方面，经过一段

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普通话“六”字文读音 lù 在普通语词中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地名的普通
话读音仍然沿用早已废弃的文读音就失去了实际语音根据和支撑。新版的《新华字典》和《现
代汉语词典》取消了 lù这个音，实际上相当于宣告普通话“六”字的文读音彻底消失。

5． 结论

从历史和方言的角度看，“六”字一直是入声的读音，普通话存在过文白两读也是入声读
音在普通话音系中的具体体现。汉语史、现代方言和普通话都不存在一种单独的“六”字读如
去声“路”的读音来源。普通话“六”这个入声字有文白异读，文读 lù，白读 liù，这是普通话古
次浊入声字读为去声这种音系类型的一个特征，而不是古音特征，也不是方言特征。普通话地
名读音固然可能会存在名从主人的原则，但是也是折合成符合普通话语音规律的读音，不会照

搬方言的音值，读入声［lu］，普通话根据入声演变规律文读音为 lù，白读音为 liù。随着普通
话自身的发展演变，“陆”字在普通语词里仍然读 lù音，而“六”字一度存在的文读音 lù 则逐渐
消失，普通语词中早已不存在这种文读音。因此，不能根据方言同音的入声字“陆”字音来类
推普通话“六”字音。部分字典、词典地名中标注文读音 lù，反映的是大半个世纪前的普通话
地名审音成果，并没有体现普通话语音变化趋势;《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在最近的一两
个版次中不再收录“六”字已经消失的文读音 lù，则是尊重语言事实的体现。新版《新华字
典》、《现代汉语词典》删除了“六”字的老文读音 lù，同时也删除了六安、六合这两个地名的注
音。删除了这两个地名的注音，一方面是表明普通语词文读音 lù 已经消失不用，另一方面，表
示地名读音的审定留待将来新的地名审音时再做最终决定，现在不建议仍然使用语词中早已

消失的文读音 lù作为标准音。未来地名审音也将充分考虑普通话自身的语音发展规律和语
音发展趋势，适时审定并修订地名的读音。普通话语音的发展变化，并不影响方言区人们仍然
可以按照自身的方言使用入声读法。

( 刘祥柏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liuxb@ 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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